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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现代作家笔名的收集与规整是一项艰巨的工

作。新时期之初，现代文学研究界即开始全面实施

资料重建工程，笔名也是重要的一项，有《中国现代

作家笔名索引》(健戎、跃华，1980)、《五四以来历史人

物笔名别名录》(张静如、姜华宣，1986)、《中国现代作

家笔名索引》(苗士心，1986)、《中国现代文坛笔名录》

(曾健戎、刘耀华，1986)、《中国作家笔名探源》(丁国

成、于丛、于胜，1986)这类着眼于现代人物、规模宏

大的著作。更重要的著作则当属列入“中国现代文

学史资料汇编(丙种)”，由徐迺翔、钦鸿编写的《中国

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1988)，收录 6000余位作者的

3万余个笔名，被誉为“用笔名形式勾画出来的一部

中国现代文学全史”。①与此同时，对于现代重要作

家笔名的专题探索亦多有出现，著作即有《鲁迅笔名

索解》(高信，1980)、《鲁迅笔名探索》(李允经，1980)

等。新时期初期，现代文学研究重新起步阶段的这

些基础性工作奠定了现代作家笔名及相关研究的基

本格局，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纵观近年来的现代作家笔名研究，新成果还是

时有出现，譬如，通过新披露的穆旦诗歌手稿而找到

当年另署笔名(莫扎)和诗题的发表版本②，通过新发

现的冯雪峰手稿(笔迹)而确认其新笔名“何仲”③，通

过《晨报》材料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探讨沈从文

的初刊文及最初笔名④，等等。围绕知名作家的这

些别有意味的发现，显示了作家笔名研究的魅力，

同时，持续的深入、新文献的发掘等因素也内蕴着

新的态势，表征着笔名研究的新空间。但总体来

看，知名作家的笔名相关工作已进入尾声，笔名发

掘与研究还具有较大空间的——更或者说，尚未围

绕其笔名展开充分研究的，在于那些文学史上非知

名的、个人文献尚未被有效规整的作家，诗人彭燕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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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2008)即是一位。诗人原名陈德矩，以笔名

“彭燕郊”行世，同时，也还有相当多其他的笔名。其

自述曾提到几种，不过相关信息多有缺失，且有含混

之处，这意味着其间所蕴含的文学风景以及个人意

绪，尚未得到有效的呈现。

一、彭燕郊关于笔名的若干自我描述

在笔名研究时，尽可能搜罗作者本人的相关自

述，自是题内应有之义。在不同的时期，彭燕郊都曾

谈到自己使用笔名的情况，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

自述是 1983年 12月 1日回复“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

汇编”编委会的信，并填写的笔名卡。新时期之初，

信息收集渠道有限，徐迺翔等人当时的一种重要工

作方式是“广泛发函直接向作者本人或其家属等调

查核实”，“先后发出调查信函四千余件”，收回“复函

材料二千六百余件”。⑤彭燕郊在被询问之列，在复

信中，他建议编委会“注意一下诗人辛劳”，“长诗《捧

血者》是新诗中少见的佳作之一”，而自己的信息则

填写在“笔名卡”上。今人或已不熟悉这种为收集信

息而专门制作的卡片样式——不熟悉在信息尚不完

备的时代，前辈学人煞费苦心、广泛征求的文献工作

方式。“笔名卡”正上方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字样，条目有“通用名”“籍贯”“民族”“出生日期(或
生卒日期)(阳历)”“原名”“字”“号”“曾用名”“笔名”

等，“笔名”之后另有提示：“(并能注明笔名使用的时

间、报刊、作品等情况)。”
所见“笔名卡”，“字”“号”“曾用名”三处空缺，

“通用名”处填“彭燕郊”，“笔名”处填有“陈漾、田焰、

陈思勤 (使用于 1949—1950年在《光明日报》工作

时)”，但没有具体的情况说明。日后出版的《中国现

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一书，标注了笔名“彭燕郊”的一

处使用情况，其他的则只是抄录了彭燕郊本人所提

供的信息。

再往下，在收到研究者寄来的“抗战时期桂林文

化名人笔名调查整理初稿”之后，彭燕郊也复信告知

自己以及邵荃麟、曹伯韩等人的笔名情况，表示自己

没有用过“绍清”这个笔名，曾用笔名有“陈漾”“萧

朋”⑥，相关信息随后收入《抗战时期旅桂文化人笔名

(化名、艺名)辑录》。⑦

上述两次文字篇幅都很小，所涉笔名有限，更多

的信息见于《我的笔名》一文。⑧其中谈及“刚满十八

岁的时候，第一次投稿用‘彭燕郊’这个署名”——此

即位列《七月》第 4集第 3期头条的《战斗的江南季节

(诗集)》，其时为 1939年 10月，彭燕郊尚在新四军。

其回忆称，投稿后“心里总有些不太踏实”，得知要发

表之后，“想换个署名‘彭作涛’，胡先生回信说已经

付印，来不及改了，还说名字不过是个符号，不改算

了。就这样一直沿用到现在，原有的本名倒很少

用”。何以想取名“彭作涛”呢，是因为那个时候“非

常崇拜革命家彭湃”。⑨

“彭作涛”未见使用，更早的时候——因为不喜

欢陈德矩这个“很传统”的名字而在十岁那年取的外

号“蹇淹”，当时也未见使用。而据其回忆，在《七月》

发表作品之前，还曾在新四军军报《抗敌报》创刊号

(1938年 5月)发表《春耕山歌》，也有《献旅的行列》

《我们自己的队伍》等作品刊载于《抗敌》杂志(1939
年 11月、1940年 5月)⑩，而在更早的时候——在中

学，彭燕郊还曾在校刊发表过一篇 3000多字的、“模

仿张天翼的”短篇小说《球球》，但囿于文献，相关原

始报刊均未曾见得，署名情况——是否用过本名“陈

德矩”——暂亦无从察知。

往下的情形，彭燕郊回忆道：“事实上常用笔名，

是从一九四○年初夏从军队转移到浙江金华时开始

的，一时没能找到工作，只好卖文维持生活。那时，

陈向平在编《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他是地下党

员”，邵荃麟请他“照顾”，“在金华停留的那两个月”，

在“笔垒”副刊发表了十几篇短文，用了李熟、紫堇、

吴枝堇、冷唇等七八个笔名，“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

下，不能不这样。有趣的是，还和诗人覃子豪作了一

次小小的关于诗与时代的论争，各自连续一来一往

写了六七篇短文”——“覃那时已是知名诗人”，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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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那时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冒冒失失的，他可能不

知道和他争论的是什么人”。

这里关于《东南日报》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不过，

彭燕郊此后没有再谈及具体的发表和署名情况，但

表示“那些防特务找碴的文字就用各种化名，多到说

不清楚”；又表示，“曾经用过的笔名中，‘陈思勤’、

‘陈漾’、‘田焰’用得比较多”。而晚年写随笔类文

字，“常用‘陈蹇夫’、‘蹇斋’这两个笔名”。

彭燕郊本人所述笔名使用情形大致即如此，其

间有不少线索可供发掘，所勾描的一些细节也别有

意味，可谓是生动的文学风景。不过，在由《中国

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修订扩充而成的《中国现代

文学作者笔名大辞典》(2022)中，笔名“彭燕郊”的

使用情况有了更详细的说明，其他的则如旧：“田

焰，陈漾，陈思勤，1949—1950在《光明日报》发表

文章署用。”可见，彭燕郊本人所述及的讯息尚未被

全部采信。

而实际上，彭燕郊的笔名远不止于此，被遗漏的

笔名还大有存在，即便是在单个报刊密集使用笔名

的情形也不仅仅是《东南日报》一处，后来的《文化新

闻》《光明日报》也是如此，其中的繁复情形，实非三

言两语所能道清。

二、《东南日报》上可确认的笔名和无从考订的

状况

《东南日报》前身是杭州《民国日报》，1927年 3
月创刊于杭州，1934年 6月改名。1937年全面抗战

爆发，于 11月迁金华继续出版；1942年 5月金华沦

陷，报社分两路，一路由胡健中率领迁至福建南平，

1946年迁至上海；一路由刘湘女率领迁至浙江丽水，

1945年下半年，杭州版《东南日报》复刊。彭燕郊在

金华版、南平版《东南日报》的“笔垒”副刊发表了较

多作品，使用多种笔名的情形，见于金华时期(1940
年中段)，而在南平版发表作品时(1943—1944年)，均
署“彭燕郊”，早期的笔名未再出现。

1940年 4月 11日，“彭燕郊”首次在金华版《东南

日报·笔垒》亮相。其时，彭燕郊尚未抵达金华，所发

表的为集体稿，题作《〈十万大山〉推荐》，署“吴英年

编剧，中心剧团演出，彭燕郊 雪邨 辛劳 麦青 骆宾

基 葛琴 耳耶的集体意见 耳耶执笔”，耳耶即聂绀

弩，演出机构为浙江省中心剧团。看起来，这应该并

非彭燕郊本人所主导的发表行为。也即，不在前述

彭燕郊回忆所称范围之内。

此后一段时间在金华版《东南日报》所发表的作

品则均未署“彭燕郊”。作者晚年的解释是：先前在

《七月》发表诗歌时被标注了“新四军”身份，因为这

个缘故，大家都知道“彭燕郊”“是新四军出来的”。

而当时金华局势险恶，“作为消灭新四军的先期部

署，蒋党开始在皖南、浙江地区进行政治扫荡，进步

团体被封，进步人士被捕、被杀，金华这个东南文化

中心已很难存在”。若此，不用“彭燕郊”且使用多

种笔名，乃是一种不得不使用的策略。

据其自述，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6月 11日的《诗与

时代》、6月 21日的《〈诗与时代〉的一解——答诗人

覃子豪先生》(署李熟)和 7月 1日的《多读·多写·多

看》(署冷唇)。署名李熟的文章，涉及与诗人覃子豪

(1912—1963)的论争，当时的相关文章还有：6月 17
日，覃子豪的《诗与读者——请教〈诗与时代〉作者李

熟先生》；6月 27日，刘野的《谈〈诗与时代〉》；6月 28
日，何奏的《诗与“理解力”》；7月 28日，覃子豪的《与

何奏先生论诗与理解力(请参阅本刊第六四一、六四

五、六五三各期)》。彭燕郊回忆称“各自连续一来一

往写了六七篇短文”，上列文章中，何奏为“笔垒”副

刊的编辑袁微子(1913—1991)的笔名，那么，“刘野”

有可能为彭燕郊的笔名，但无法确证，而即便这样，

也不足“六七篇”——或许，是彭燕郊将总数误记为

“各自”数量。

其次，彭燕郊提到“吴枝堇”，当时的《东南日报》

未见此一署名，但有署名“吴枝楼”的两篇文章，为

1940年 5月 19日的《为学与做人》和 31日的《读书趣

味》，两文与上述署名“李熟”“冷唇”的文章在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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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且内容与《多读·多写·多看》相近，因此，“吴枝

堇”当是彭燕郊的误记。

最后，未见署名“紫堇”的文章，在彭燕郊所述

时间范围之外——1940年 12月 2日有篇《散论批

评》，署名“紫”，尽管就内容而言，此文与前述彭燕

郊作品的一些文章(如《诗与时代》)相近，但无从进

一步确定。

上述可以确认的文字均非诗歌，联系到彭燕郊

表示当时用了“七八个笔名”且已经“发了狂样的”

写过许多诗的情状，而诗歌一直是《东南日报》较多

刊发的文体类型，彭燕郊发表诗作的可能性很大。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河埠——因病离开了队伍，修

养着，在故乡》(1940年 7月 21日)一诗的存在，我倾向

于认为“山鹰”也是其笔名，《东南日报》刊载其诗文

不少，再者，《浙江妇女》等刊物也有署名“山鹰”的诗

歌，这与彭燕郊当时的发表情况相吻合，但后来查到

“山鹰”为浙江鄞县籍的烈士徐婴(1921—1944)的笔

名，相关文章明确提到其在《东南日报》发表过“许多

诗文”，且“被队员们誉为‘诗人’”，因此，不得不排

除该推测，而勘察彭燕郊在《东南日报》发表诗歌之

事也陷入僵局。

综合来看，彭燕郊在《东南日报》发表作品时所

署笔名，目前能查证的只有三个，即李熟、冷唇和吴

枝楼，文章共5篇，其他没有提到的笔名，估计已难一

一查实。进一步看，目前能确认的笔名也还是为认

识彭燕郊当时的境况提供了一些线索。晚年彭燕郊

多次谈及离开新四军、到达当时的东南文化中心浙

江金华的情形：“(1940)年初，肺病又发，经部里安排，

到黄荆坞后方印刷厂休养，同时负责校对日文对敌

宣传品。”又，“包围新四军司令部的国民党军队不断

增加，蒋党即将有所动作。开始转移老弱病残”。“4
月间随后方印刷厂迁回军部”，“蒋介石开始派重兵

包围新四军司令部，部队开始疏散老弱人员”。抵

达金华的时间，前述关于笔名的自述中记为“一九四○
年初夏”，也有回忆称是 1940年 5月初。细勘彭燕

郊当时所发表的文字，“5月初”这一时间点应该更准

确，且不晚于 5月 9日。上述作品中，除了 1940年 4
月的一篇集体文字外，其他的都是在 5月之后，与此

正相应。但目前所见有限，尚不足以印证“卖文维持

生活”的情形。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笔名无法辨识、卖文为生

的情境无从浮现等情形固然是历史之憾，但其间的

人生历练含义还是值得看取——1940年上半年之于

尚不足20周岁的彭燕郊而言，实可谓是一个“重新开

始”的人生时刻：革命事业不得不终止(1938年初满

腔热情地和几位同学一起从福建龙溪出发，辗转江

西、安徽等地，加入新四军，如今拖着病体离开军队，

来到文化区域)，写作生涯才刚刚起步(距离在《七月》

发表诗作只有半年，而即便算上军队报刊，也不过几

次发表而已)，与文坛交道有限(很可能是抵达金华之

后才结识更多的文化人)，笔名尚未真正确立(李熟、

吴枝楼一类笔名看起来随意，且缺乏连续性)，前途

也茫茫未定(前辈友人此后各有去处，而自己只有先

折回家乡，在草木风景、如同凯绥·珂勒惠支画里的

“崇高的”母亲、“顽固的父亲”之间闲居数月，再受

邵荃麟召唤而奔赴文化城桂林)。基于此等状况，且

不论所谓“卖文维持生活”的情形是否完全属实，它

首先意味着这位尚且无名的年轻作者在尝试以不同

的写作和姿态进入文坛，发表或呈纷乱之势，而前辈

友人们在这一不无艰难的人生抉择时刻所给予的帮

扶和引领无疑在更深的层面、在更长久的时段里影

响着他的成长——日后，彭燕郊在回忆聂绀弩、辛

劳、胡风、冯雪峰、邵荃麟等前辈时，无不注入了满怀

的深情，其间实可谓是有着切实的生命体验与充沛

的情感理路。

三、《文化新闻》上的繁复情形与相关联的版本

问题

相较于《东南日报》，1945年 2月至 4月，彭燕郊

在重庆《文化新闻》发表作品时，笔名的繁复程度未

必甚之，但有更多写作得以查实——两个多月，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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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12篇作品，所涉笔名有七个：彭燕郊、陈漾、萧

朋、蓝馨、早霞、林朋、张兰馨。

第一次在《文化新闻》发表作品是 1945年 2月 3
日的《灯》(诗)，署“彭燕郊”，此后则是署各种笔名。

其中，有彭燕郊本人曾提到的“陈漾”“萧朋”，由

此，可先确定 3月 3日的《橙花开放的地方》、4月 7
日的《卖灯芯草的人》(诗，均署陈漾)和 4月 14日的

《泔水塘》(诗，署萧朋)——此诗后亦刊载于上海

《宇宙》第 1年第 4期(1946年 3月 15日)，署彭燕郊，可

进一步确证。

而上述《卖灯芯草的人》《泔水塘》这两首诗，以

及 2月 17日的《一队小鸡》(诗，署蓝馨)、4月 7日的

《倾斜的原野》(诗，署早霞)、4月21日的《蛙鼓》(诗，署

早霞)，诗题和内容可直接对应彭燕郊在别处发表的

作品，这样又可确定蓝馨、早霞为其笔名。依此顺

推，2月 10日的《遥远的雾》(诗，署早霞)、2月 24日的

《水》(诗，署蓝馨)，也可确定为其作品。同时，4月 21
日的《傍晓》(诗，署林朋)，与同月 28日成都版《燕京

新闻·副叶》第 11卷第 20期所载署名彭燕郊的《傍晚

在废园外的路上所见》多有重合，时间切近，且前者

为连续发表的阵地，而后者署的是常用笔名，故可确

认“林朋”为其笔名。

诸种笔名之中，最值得注意的应该是“蓝馨”“张

兰馨”，这来自彭燕郊妻子张兰馨(1927—2022，亦写

作张兰欣)的名字。确认笔名“蓝馨”，首先是因为相

关诗作直接对应于彭燕郊本人的作品，符合笔名认

定的基本规则，但这背后还有一个悲伤的故事。

1944年下半年，因战事逼近，桂林已无法安身，“处于

大疏散(亦即大逃难)的混乱中”，彭燕郊一家三口不

得不随众逃离，不想“被敌人冲散”，仅他孤身一人经

柳州、独山、贵阳等地，抵达重庆，过了“一年的难民

生活”，“由于搞到妻离女散”，“心情非常不好”，直到

1945年 10月重返广西。在重庆期间，彭燕郊得到

妻子的唯一消息，是“一别经年”之后，妻子托从沦陷

区出来的青年音乐家沈音带来的一封信，告知她们

逃难到偏僻的山区，女儿生了病，没钱医治，已病

死。初看之下，可能会让人觉得是彭燕郊将妻子的

诗作拿出来发表，但更可能是借署妻子之名的方式

来表达思念之情，并试图传递信息：

妻离女散，孤身一人，心情格外忧郁，挂虑，怀

念，每星期写一封长信给在沦陷区的兰欣。虽然明

知不容易寄到，还是寄，而且用挂号寄，到后来，抗战

胜利回到荔浦，兰欣一下子收到一大捆滞留在桂、黔

边邮局的信。很难安心下来读书写作。……没有固

定收入，靠稿费维持最简单生活，还想积存一些钱，

心里想也许能够送到兰欣手上。

由于笔名“蓝馨”的存在，且这一年间与妻子失

去联系，直接署妻子之名“张兰馨”的两首诗，4月 7
日的《可爱的伙铺的夜》和 4月 28日的《园囿》，诗题

和诗风跟彭燕郊都非常近，也应该是出自彭燕郊之

手，其间有着同样的署名意图和情感逻辑。

实际上，不仅仅是“蓝馨”“张兰馨”这两个名字，

“早霞”也可能跟妻子相关——1947年 7月底，被国

民党广西政府逮捕入狱的彭燕郊，在桂林虞山庙监

狱写下诗歌《给早霞》，“早霞”即他为妻子张兰欣所

取的别名。由此可见，战乱时代之下，笔名也浮现着

艰难的、别样的个人史。

同时，相关篇目得以确认，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

是诗歌本身可以对应于彭燕郊的作品，这应和了彭

燕郊所谓“靠稿费维持最简单生活，还想积存一些

钱”的说法，即重复发表，以换取一些微薄的稿费。

而这些重复发表的篇章也触发了作品版本方面的问

题。《傍晓》与《傍晚在废园外的路上所见》，几乎是同

时发表，却有明显的版本差异，后者多出十余行；而

《卖灯芯草的人》与日后《彭燕郊诗文集》所录最终修

订稿相比，改动非常之大。有研究基于后者指出：彭

燕郊早期诗“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与文学史所强加给

‘七月派’的那种单一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的总体风格

的不相吻合。他早期诗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可被

列入新诗史上最好的作品之列”，但当时的发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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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支撑这一观点。这意味着相关命题还有待进一

步的辩诘。

放诸现代文学阶段，报刊主事者因为稿源不足

等方面的原因，将自己的文字化名发表以充版面的

情形并不稀见，彭燕郊从未谈及与《文化新闻》

(1940年 4月 20日创刊)相关的情况，“彭燕郊在重庆”

也未有过专题梳理，何以彭燕郊在该刊有如此多的

发表，特别是何以要用这么多不同的笔名，暂时只能

说是一个谜。

四、《光明日报》上的更多发表与骤然中断

彭燕郊自陈“1949-1950年在《光明日报》工作

时”使用过陈漾、田焰、陈思勤等笔名，这为查找提供

了明确的线索，不过，实际的笔名使用情况要更多

(见表1)。
表1 1949—1950年彭燕郊实际的笔名使用情况

篇名

《欢乐的狂流——七、七那天，在北平，有二十万人扭着秧歌》(诗)
《歌唱王秀鸾》(诗)
《几点意见》(文)

《站到生产这边来》(文)
《我做学习笔记的经验》(文)

《新中国在国际反帝统一战线里——

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笔记之一》(文)
《天安门广场》(诗)

《〈论人民民主专政〉颂》(诗)
《最初的新中国的旗》(诗)

《什么是力量？什么是最强的力量？》(诗)
《心得与笔记——也谈笔记的偏向》(文)

《关于学习笔记的补充意见》(文)
《音乐会三章》(诗，即《巴莉诺娃的小提琴独奏》《卡赞采瓦的女

高音独唱》《克拉夫青科的钢琴演奏》)
《克拉斯诺顿的英雄们》(诗)

《大西南的解放》(诗)
《关于谚语》(文)

《从长工歌说起》(文)
《祝寿道情》(诗)

《喜悦的日子》(诗)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民歌》(文)

《列宁》(诗)
《孤灯独对，蒋廷黻心事重重》(诗)
《诗二章》(《杂木林》《倾斜的原野》)

《民歌与社会生活》(文)
《介绍〈唱十二月〉》(文)

《民歌选》

《劳动人民的智慧》(文)
《民歌选》

《农民关于土地的谚语》(文)
《相声小论》(文)

《长工智复众人仇》(文)
《活的历史》(歌谣)

《大路歌——欢呼五一节》(诗)

副刊信息

“朝阳”第27期
“朝阳”第33期
“朝阳”第38期

“生活与学习”第2期
“生活与学习”第7期
“生活与学习”第19期

“朝阳”第76期
“朝阳”第79期
“朝阳”第81期
“朝阳”第90期

“生活与学习”第36期
“生活与学习”第38期

“文学”第13期
“文学”第14期
“文学”第16期
“文学”第17期
“文学”第18期
“文学”第19期
“文学”第19期
“文学”第22期
“文学”第24期
“文学”第25期
“文学”第26期
“文学”第27期

“民间文艺”第1期
“民间文艺”第1期
“民间文艺”第2期
“民间文艺”第2期
“民间文艺”第3期
“民间文艺”第4期
“民间文艺”第5期
“民间文艺”第9期
“朝阳”第232期

时间

1949年7月19日
1949年7月26日
1949年7月31日
1949年8月6日
1949年8月18日
1949年9月21日
1949年9月19日
1949年9月24日
1949年10月1日
1949年10月15日
1949年10月17日
1949年10月19日
1949年11月6日
1949年11月13日
1949年11月27日
1949年12月4日
1949年12月11日
1949年12月21日
1949年12月21日
1950年1月8日
1950年1月21日
1950年1月29日
1950年2月5日
1950年2月12日
1950年3月1日
1950年3月1日
1950年3月7日
1950年3月7日
1950年3月15日
1950年3月22日
1950年3月29日
1950年4月30日
1950年5月1日

署名

张兰馨

康栗

彭燕郊

思勤

蓝欣

蓝欣

张兰馨

康栗

彭燕郊

彭燕郊

陈漾

陈漾

彭燕郊

康栗

大圭

彭燕郊

田焰

早霞

康栗

陈漾

陈轭

彭燕郊

康栗

田焰

早霞

蓝欣 辑

陈漾

蓝欣 辑

思勤

陈漾

早霞

蓝欣 辑

思勤

··161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24.12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署“彭燕郊”“陈漾”“田焰”的作品分别为 6、5、2
篇，这是首先可以确认的。未见署“陈思勤”的作

品，但署“思勤”的有 3篇，相关联的几个栏目，民间

文艺、诗歌方面的题材，亦可确认。署“蓝欣 (辑)”
“张兰馨”“早霞”的作品，分别有 5、2、3篇，为诗歌、

民间文艺方面的题材，参照此前在《文化新闻》发表

作品时的笔名使用情况以及其妻子尚未到北京的

事实，亦可确认为彭燕郊的作品。笔名“康栗”，虽

然彭燕郊从未提及，此前也无相关线索，但署该名发

表的《杂木林》《倾斜的原野》为先前诗歌的再次发

表，亦可确认。

至于署“大圭”和“陈轭”的作品的确认，则得益

于彭燕郊本人手写的一份作品目录。该目录所记为

1938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形，共 22页，对照目

前所见彭燕郊作品的发表情况，有较多的遗漏，但

也有部分暂未找到，而《光明日报》所载作品未全部

列出，仅《欢乐的狂流》《最初的新中国的旗》《什么

是力量？什么是最强的力量？》《音乐会三章》《孤灯

独对，蒋廷黻心事重重》《歌唱王秀鸾》《克拉斯诺顿

的英雄们》《大西南的解放》《列宁》在列，前七种可

再次确证上述笔名，而后两种对应两个原本毫无线

索的笔名，也即，若无这份目录，则“大圭”“陈轭”之

名无从确认。

前两处报刊，彭燕郊的身份只是作者，而在《光

明日报》，彭燕郊已是副刊的编辑者——至少编辑过

“文学”、“工作与学习”和“民间文艺”这三个副刊，而

目前被确认的发表达 26次、28篇，可谓相当频繁，署

不同的笔名，包括首次使用“田焰”、再次使用妻子的

本名及相关名字，很可能是为了遮盖编者身份，避免

引人注目。而实际的发表很可能还不止于此：上述

三个副刊，多有署名“编者”的文字，正常而言，至少

有一部分是出自彭燕郊之手；而纵观此一时期《光明

日报》的上述栏目，有不少一眼可知是使用笔名的情

形，如单名“狄”“晴”“华”“别”“江”“长”“V”“晋”

“洛”等，常用俗称“老汉”“黑子”“木兰”“土豆”“下

俚巴”等。但大概只有极少数能被查实，如“下俚

巴”为巴波 (原名曾祥祺，1916—1996)的另一个笔

名，其间他还用过“田丁”等笔名。巴波曾有文提

及彭燕郊，自认是其进入《光明日报》的介绍人，两

人或曾就笔名事有过商讨，不过，更多的情形暂时

已无从查实。

就个人生命历程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北京

生活时期是彭燕郊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1949
年 6月，彭燕郊由香港抵达北京，随后参加第一次文

代会。其日后自述谈道：“文代会开了十多天，会后，

为从新区和待解放区来的代表安排工作”，负责南方

代表团代表工作事宜的冯乃超告知，可“随叶剑英去

南方准备接受两广”，但“那时《光明日报》刚创刊”，

胡愈之、萨空了约去编副刊，就留了下来。在京期

间，以“彭燕郊”之名，也在《文艺报》等处发表作品，

如《桂林文协分会略记》(第 11期，1949年 7月 14日)、
《诗质与诗的语言》(第 1卷第 12期，1950年 1月 10日)
等，但数量很有限，主要的阵地都是在 1949年 6月 16
日创刊的《光明日报》。

就内容而言，彭燕郊在《光明日报》所发表的作

品主要是三类：学习笔记、诗歌和民间文艺类文字。

学习笔记的撰写是当时的风向所在，诗歌自然是彭

燕郊的诗人身份使然，当选为北京文联诗歌工作者

联谊会候补理事，所发表的新作也获得不错的反响，

被收录或引述，显示了诗人彭燕郊在新中国首都

受关注的程度；而在“民间文艺”方面所做的诸多工

作，则显示了彭燕郊身份的新变。看起来，这一工作

在抵达北京之后即开始，《几点意见》呼应了钟敬文

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民间文艺的重要性与急迫

性的文章——实际上，此一工作很可能是源于钟敬

文的激励，此前，钟敬文曾为彭燕郊散文诗集《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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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书店，1943年 11月)作序，两人在北京期间，在

“民间文艺”事业方面当是多有投合，视其为“胜

业”，但彭燕郊在《光明日报》的发表至 1950年 5月
初即骤然中断——至迟在 5月下旬，写作力勃发、事

业正向上发展之际，他却选择离开新中国的首都南

下至此前几乎从未有过任何地理交集的湖南长沙，

且从此定居于此。何以变动如此之大，其间有着怎

样的人生故事，只能留待他文再叙。

五、其他的情形

上述笔名之中，有几个也曾在别处使用，同时，

在其他场合，彭燕郊也还另有笔名。

(一)徐离夜

彭燕郊《我的笔名》提到新四军期间，跟辛劳聊

天的时候，“想了个笔名，谐音朱丽叶的，‘徐离夜’”，

但并未明确是否使用过该笔名。实际上，他应该不

止一次用此名与人联系，1940年 1月 23日、3月 11
日，胡风日记即有复徐离夜的记载，日记整理注释称

“徐离夜即彭燕郊”。署名“徐离夜”的作品也有多

篇，如《诗的真实性》(福州《现代青年》第 3卷第 1期，

1940年 11月 20日)，《春耕宣传鼓动》(永安《战时民

众》第 3卷第 7期，1941年 4月 10日)，《向连环图画发

展》(《浙江日报·江风》第 92期，1941年 7月 27日)、
《视角的混乱》(《浙江日报·江风》第 163期，1941年
12月 7日)等。诗论主题、熟悉的发表阵地 (至少可

从地域、报刊两方面来看)以及个人自陈的线索，可

确认为彭燕郊的作品。《春耕宣传鼓动》后题作《春

耕》，刊载于桂林《新道理》第 39期 (1942年 3月 16
日)，署“彭燕郊”，“徐离夜”为其笔名由此有了更确

凿的证据。

有意味的是，胡风当时写给彭燕郊的信，最初多

称其为“德矩先生”，彭燕郊去信也曾署“陈德矩”，当

时的友人如彭柏山也是以此名呼之；稍后，胡风又

曾称其为“漾兄”(如 1941年 8月 23日信)。前者是本

名，后一称谓应该是跟笔名“陈漾”有关，可能是当时

作品发表时曾署此名(但目前尚未察知)，也可能是彭

燕郊的去信如此落款。如此一来，1939—1941年——

或可称为“彭燕郊”之名尚未完全确立的时刻，“陈德

矩”“彭燕郊”“徐离夜”“陈漾”都被用来联系，其间有

某种姓名游戏的意味，如晚年回忆所称，“取笔名实

在是很有趣的事，年青时很爱玩这个，只为了好

玩”。顺着这个视角来看，较早时，署“李熟”“吴枝

楼”等普通的名字在《东南日报》发表作品，而后来在

《文化新闻》《光明日报》等处，“陈漾”“林朋”等看起

来似无深意的名字仍多有出现，可见其间除了彭燕

郊所称严峻的语境之外，也很可能包含了某种轻松、

“好玩”的意味。

(二)冷唇、吴枝楼

署名吴枝楼的《为学与做人》、署名冷唇的《多

读·多写·多看》，在《东南日报》刊出之后，也曾先后

刊载于《福建民报》，前者为 1940年 6月 17日、19日，

后者在1940年7月26日，均为重复发表，可确认。

(三)韦劬、韦化

也是在前述彭燕郊本人整理的作品目录中，有

《十门殿》《红匾额》刊载于麦青编《新道理》的记载，

未标期数，经查，为 1941年 9月 1日和 10月 1日出版

的第 28期、第 30期(半月刊)，分署韦劬、韦化。彭燕

郊的回忆文多次提及麦青，且前述《春耕》刊载于

《新道理》第 39期，故这两个笔名也可以确认——其

中，“韦劬”仅用了一次，署“韦化”的作品则还有

1941年 11月 16日的《新道理》第 33期所载《酒筵》

(小说)。
(四)燕郊

目前所见，此一署名共出现 9次。首次使用是

1940年 12月 17日《大江日报·纵横》(江西吉安)发表

诗歌《政治指导员》，之后的一些情形则有 1944年 1
月 20日《时代中国》(江西赣县)第 9卷第 1期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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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土——长诗〈妈妈·我·和我唱的歌〉中的两节》，

1947年 11月 6日《社会日报》(南京)的《羽毛的舞蹈》

(散文诗，后改题为《一根羽毛的媚舞》)。1940年代前

期，江西各地的多种刊物刊发过彭燕郊的诗作，也有

对长诗《妈妈·我·和我唱的歌》的评论(江西信丰《收

获》[干报增刊之一]新 33号，1944年 2月 17日)，“燕

郊”应该就是“彭燕郊”；而后两者，篇名都能对应于

彭燕郊的作品，亦可确认。

可注意的是，“燕郊”“彭燕郊”这两个署名，不止

一次同时出现在同一报纸相近的发表期内，如《西北

文化日报·副刊》，1945年 10月 3日刊出《作为炮口的

窗》(诗)，署彭燕郊，次日又刊出《秋风落叶》(诗)，署燕

郊；《前进报》1947年 1月 1日的“前进”副刊刊出《誓》

(诗)，署彭燕郊；2月 12日，“原上草”副刊又刊出《我

回来了！我的乡土！》(诗)，署燕郊。这般情形，是彭

燕郊本人还是编辑的处理，已无从察知，但这显然为

今日的读者确认彭燕郊的作品提供了便利。

(五)陈思勤

尽管彭燕郊明确提到在《光明日报》时期用过

“陈思勤”的笔名，但目前仅见署“思勤”的作品，而

“陈思勤”这个名字的出现已是 1987年 3月——彭燕

郊在主编的《国际诗坛》第 2辑上，署陈思勤发表

《文化交流与中国新诗》一文。这个陌生的名字显

然一度迷惑了身边的朋友，不过目前所见也仅有

这一次。

(六)向工学

仅见一例，且为非正式出版物，只能算是特例。

1978年国庆节前后，尚在长沙阀门厂工作的彭燕郊，

作词《齐天乐——祝国庆二十九周年》，署“向工学”，

手稿现有保存，其下阕为：“胸中波翻涛涌，满目旌旗

举。扫清障碍，四匪就缚，余孽服罪。开辟以来，谁

曾见此，长征壮举。显工农身手，劳动才智，胜利全

凭，党中央指引。”彭燕郊少有旧体诗词的写作，不想

在特定时代的特定场合得以见到，取名“向工学”，当

是向工人学习之意。

(七)陈蹇夫、蹇斋

据彭燕郊自陈，两者是晚年“写随笔类文字”时

所使用的笔名，相关文字或是发表在各类报纸副刊

之上，目前暂无完整的数据，暂且悬置。彭燕郊的描

述中有“回到十来岁时的‘蹇淹’，一个甲子的循环，

很耐人寻味”之语，且表示“蹇”字的含义是“跛脚，踽

踽独行。因为只一只脚管用，白居易诗：‘山鬼跳踉

唯一足’，《九歌》里的山鬼，有仙气”，而自己不过一

介凡人，“文弱不堪，用一只脚跛来跛去，虽也吃力，

可倒有点悠着点的味道，几十年了，总舍不得丢掉这

个‘蹇’字”。若此，此一笔名也就包含了特别的人

生况味。

余论

综合视之，在“彭燕郊”这一笔名之外，另有李

熟、冷唇、吴枝楼、徐离夜、燕郊、蓝馨、早霞、陈漾、萧

朋、林朋、张兰馨、思勤、蓝欣、田焰、向工学、陈思勤、

陈蹇夫、蹇斋等笔名 (大致以时间为序)，总量近 20
种，实可谓壮观；而所涉相关文章，大多失收于各类

彭燕郊诗文集，有着显在的辑佚效应，能为日后的多

卷本文集或全集的编纂提供文献支撑。

以笔名搜索、确认的角度视之，上述部分笔名，

若无作者本人自述，亦可通过相关线索查实——只

是难度要大得多，而自述显然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李

熟、冷唇、吴枝楼、田焰等笔名，若不见于自述，极有

可能无从识别。事实上，观其自述，内容还是比较有

限的，所谈及的《东南日报》，信息有误，且根据线索

能够查实的可能比实际的要少得多——因所述语焉

不详，至少有四五个笔名无从查实；明确提到的“萧

朋”、不止一次表示“用得比较多”的“陈思勤”，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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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仅见一次。斯人已逝，那些已被提及的笔名尚有

再次被发现的机会，而那些没有谈及也没有被前述

细致梳爬而触动的笔名与写作，或终将化名为他人，

湮息于茫茫的报刊书海。

放诸现代文学界，笔名如此繁复的情形当不多

见，而检视相关路径，有因作者自述或其他线索而得

以确认的，也有因无线索而终至湮没无闻的，这大抵

也即笔名研究的常态——研究者自然是希望循着或

明或暗的线索深入下去，但即便是在笔名研究工作

已经基本定型的今日，翻阅现代报刊和书籍，依然可

以看到大量各式各样的笔名(化名)抑或是因其声望

过于微薄而终至失察的无名者——因其失名或无

名，终至成为文学研究与相关叙述无从照亮的区

域。就此而言，围绕彭燕郊笔名所展现的一些尚未

被充分注目的斑斓风景，提示了作家笔名发掘可能

存在的空间，但同时也可说是彰显了相关工作的困

局——在现代作家笔名研究继续推进的过程中，这

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说明：根据手写目录，初步查到彭燕郊 1947—
1949年在桂林版《广西日报》发表的一批作品使用了

化名，计有林埃、石晶、平明、平青、庄寞、摩宁印麦

(莫光典)、卢意、卢奥、林凡、沈络、史道等，因掌握的

文献还有限，一时之间来不及行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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